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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國論續：上帝全能的護理

不管是但以理、以斯帖或基督徒，我們都既活在世界，受自然法則（羅2:15，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上）的管轄；又活在神的國度，受神律法的管轄。這是兩國論。當這個世界的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在自然法則之下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；當我們說自然法則不一定是所謂好的，所謂種詐騙，神很可能使詐騙的人很有錢。但基督徒就會問：為什麼基督徒沒有比異教徒有錢？為什麼無神論者考試考得比基督徒好？因為他比較聰明，比較用功，比較會做生意，這叫自然法。神沒有因為人信他，就使他事事都好。

總之，這世界上的萬事萬物，包括人，都分好的與不好的兩類，通通都是神的僕人，就是保羅在羅馬書9章所說的：
第一類，｢卑賤的器皿｣，像撒但、魔鬼、瘟疫、蝗蟲，或亞述、巴比倫、波斯、希特勒、彼拉多、慈濟、星雲等不信主的人。這些固然不好，但都是神｢憤怒的器皿｣，用來懲罰人的工具。這些器皿沒一個認識上帝，也沒一個能擺脫被上帝使用。在他們費盡心思，以自己的能力和聰明智慧，增加自己勢力範圍的時候，他們完全不以為自己是在做上帝的工，也不承認自己是在服事上帝，然而他們最後也要遭受上帝憤怒的審判，｢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｣。
第二種，｢貴重的器皿｣，就是我們這些被上帝所召、蒙得救的人，｢預備得榮耀的器皿｣。
當耶穌被彼拉多審訊時，耶穌說：｢是我的父讓你來處死我的｣，｢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，你就亳無權柄辦我。｣（約19:11）不信主的人聽了，都覺得荒唐不能理解，但我們基督徒能懂，知道這是神的旨意，知道神的權柄掌管一切。
我們必須堅信，萬事萬物都在神的管理之中，沒有一滴雨能溢出祂管理之外，我們才會有正確的生活觀。你碰到不幸的事，千萬不要學宿命論者，以為上帝的意思，就聽天由命。上帝的意思，是讓一個人來懲罰傷害你，但絕不是叫你繼續被他傷害，也許是教你怎麼回應，一拳打回去或逃或認罪悔改。
以斯帖記跟但以理書一樣激勵我們。今日我們或許會認為，人未提到上帝，是因上帝無可為，或上帝根本不存在，更遑論掌管，但實際情形是這樣的嗎？以斯帖記是聖經裡唯一一卷書，未見上帝，甚至人的禱告和敬拜。但寶貴的地方，就在這裡。無神的名，但見神的手。無聲無息無影之中，神掌控著一切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們又看到，在世人眼中看不見上帝的地方，上帝仍無時無刻不在掌權。
以斯帖記時的以色列已經亡國，和但以理書一樣，都被異族波斯統治著。波斯王的權威很大，有趣的是，有一個不成文的命令：蓋上王玉璽的命令，即使王，也不可更改。就在這兩卷書裡，我們看到，人如果不敬畏上帝，不管神給他多大的榮耀，最後都成為自己的網羅，｢神叫有智慧的，中了自己的詭計｣（伯5:13）。
大利烏王時，王因為但以理智慧非凡就想立他為宰相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其他的大臣為剷除但以理，就向王獻了一則奸計：｢三十日內，人不可以像你以外的任何東西求甚麼。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，就必扔在獅子坑中。｣意思，這三十日內，你就是上帝。王以為自己偉大，就愚蠢的蓋了玉璽，結果這禁令再不能更改，他救不了他最信任的臣子但以理。但以理就被扔在獅子坑中。
亞哈隨魯王也是，喝醉了，就差人把美麗的王后叫來，好讓大家欣賞。結果王后不來，他就很憤怒。一個大臣米母干就建議：｢王后不聽你的話，萬一傳到全國，全國的太太都不聽先生的話了。｣怎麼辦呢？｢你要蓋上玉璽，下一個命令，把王后廢掉。｣大家聽了都以這話為美。王果然就廢掉了王后，然後想也不能叫她回來。最後，叫男人不想女人最好的辦法，就是換一個女人。
而在那時候，有一群尚未回歸的以色列民還留在波斯境內。末底改是他們的頭。你看到末底改的聰明，他要以斯帖參加后宮選秀，且要她隱瞞自己猶太的身分。如果你看整個以斯帖記的發展，你就知道，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做法，因為猶太人已經開始惹人嫌了，哈曼跟王講：｢有一種民，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中，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｣，這話是錯的，因為猶太人在波斯的治下，呼吸一樣的空氣，有一樣的邏輯，有一樣的七情六慾，也同受一樣的自然法管束。但就某種意義而言，也是對的，因為這些猶太人和萬國不一樣，就是信靠上帝。下一句話好狠，｢所以容留他們與王無益。｣(帖3:8)亞哈隨魯王連問都沒有問，就說：｢好，你去把他們通通殺掉。｣時正月，哈曼就抽籤，抽出十二月，要滅絕所有波斯境內的猶太人。我們也看到，｢籤放在懷裡，定事由耶和華｣（箴16:33），猶太人有足足近一年的時間來預備反擊。
我們不是在講故事，我們在講基督教倫理；我們也不只是在講基督教倫理，我們是在講基督教神學：在這罪惡的世界裡，上帝在掌管。在這個醜惡的制度裡，在這個愚蠢的皇帝裡，在這個驕傲的皇后裡，在這個邪惡殘忍的哈曼裡，在這個精明能幹的末底改裡，在這些錯綜複雜的事情裡，上帝使用了以斯帖，救了差一點要被滅絕了的猶太人。
所以，末底改要以斯帖隱瞞自己的身分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接下就是要殺猶太人了。我們基督教倫理是自由倫理，不是那麼死板，但我們今天並不很照著聖經和耶穌吩咐去做，｢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｣（太10:16）。在殘酷的世界裡，基督徒該有的靈活需要有，並不是愚蠢到心不甘情不願的｢人家打你左臉，你右臉也要給人家打｣。不過，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裡，神在這些事情上都有帶領：你看到神的兒女，不管是以斯帖，還是末底改，他們非常盡心盡力盡一切可能的，做好保護自己的工作，甚至不惜把以斯帖送到宮殿裡去。
後來，末底改故意不拜哈曼，挑起和哈曼的衝突。我覺得末底實在很有敏銳的政治眼光，他看到波斯境內，有人要殺猶太人，就知道危險，所以故意要挑起這個爭端，甚至要早點挑起這個爭端，那他手上的牌，就是以斯帖，還有可能贏。晚一點就不行了，因為後面以斯帖說了，｢王已經不招我三十天了。｣（2:19）這表示以斯帖有一點失寵了，末底改要趁著以斯帖還新鮮、還能吸引王的時候，把寶都押在以斯帖身上，趕快跟哈曼挑起正面的衝突。如果等到以斯帖年老色衰或者失寵的時候，就沒有籌碼可用了。他就這樣預備一切的事情。但是，「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。」
在這個世界上，很多時候，我們善良誠實，不一定得到好報的。很多時候，你精明能幹，有一切最好的計畫，卻沒有辦法實現。要知道：我們的能力、計畫、努力都出於上帝，能不能成就也是出於上帝，但我們總要盡心的堅信上帝到底，也盡力的為上帝作工，這就是正確的基督徒倫理。為上帝作工，包括愛神、愛人。你不可以因為信靠上帝而軟弱，甚至信靠上帝應該叫你更堅定。
就在哈曼要去赴王后宴席的那一夜，王睡不著看歷史書，看到末底改救王免於太監的謀殺，問，｢末底改做這事有沒有賞？｣所有的事上都有神的手在其中：幾年前末底改做這事沒有賞，是有上帝的旨意。那時候賞了，今天就不要再賞；那個時候沒有賞，今天王就覺得怎麼我這麼糊塗。然後，哈曼正在預備一個架要把末底改吊死，王召了他，說：｢王所喜悅尊榮的人，要怎麼待他呢？｣哈曼當然得意到極點，｢王所喜悅的，一定是我嘛｣，要怎麼待我呢？｢就把他當作王一樣，就讓他穿龍袍駕著御馬嘛！然後，叫另外一個王最尊貴的人，在他面前喊：王怎麼喜歡他！王怎麼喜歡他！｣以斯帖記的轉折就在這裡。王就說，把你剛剛說的話統統做在末底改身上。哈曼真的怒到極點了，正等於你老公請你幫他的二奶舖床一樣。最後哈曼赴了王后的宴席，這是鴻門宴，有去無回。
在完全看不到上帝，甚至沒有記載上帝的每一件事上，上帝都在做事，而基督徒需要在每一件事上，認定我們的上帝。
忠孝節義是相對的

在這罪惡的世界上，我們對神必須要有絕對的忠心，但，我們對這個世上國度的一切，包括權柄的效忠，則是相對的。我們中國對世上的權柄，有四個效忠的對象：對國王，叫忠；對父母，叫孝；對丈夫，叫節；對朋友，叫義。
忠，就是蘇武牧羊，中國傳統必須絕對忠實。但聖經並不是這樣。耶利米書21章，神叫耶利米一直跟以色列人講的話，是投降。你絕對忠實於一個公司，不一定不對，也不一定對。就像NBA職棒隊員年年換球隊。這些西都沒有那麼絕對。絕對的忠實是對上帝的；其他對國家、對民族都沒有那麼絕對。

孝，我們中國人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，這本來就是謊話。以撒雖是聽了亞伯拉罕的話，引頸就擒或被砍，但是那主要是對上帝。我們是在主裡聽從父母，而這前提：｢我們是聽從神，不是聽從人｣。當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相衝突的時候，我們是聽神的。例如你父母叫你拜偶像，我們就不能聽。
講到婚姻，我們應該是忠誠的。基本上我們反對離婚的，但是人都是罪惡的。婚姻要能持守是好，如果一方實在很不好時，也不一定完全沒有出路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7章講的，｢丈夫死了或者妻子死了，你就再娶再嫁。｣夫妻都在的時候，我們當然持守這個婚姻，絕對的相愛。可是當一方面死了，聖經沒有禁止再婚。當然聖經最鼓勵的是｢守素安常｣（林前7:26），就是維持你的現況是最好的：你沒結婚的時候不要想結婚，結婚了以後不要想離婚，老公老婆死了不要想再結婚。我們通常就是最不守素安常，沒結婚的時候想結婚，結婚了以後想離婚，然後老婆活著的時候希望老婆死，死了以後又希望再結婚再受一次痛苦。這個關係都是不正常的。
我們若沒有這種對上帝永恆的認識，就把這些相對的絕對化了；產生的，不是可歌可泣，實在是可悲可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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